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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貧
是
猛
獸
，
世
人
莫
不
懼
而
避
之
。
沒
有
誰
願
意
一
生
沉
溺
於
潦
倒
不
堪

，
讀
書
，
品
藝
，
賞
月
，
飲
酒
，
都
是
需
要
物
質
基
礎
的
。
是
人
就
不
能
一
直
活

在
遍
灑
的
清
輝
中
。
清
貧
出
牢
騷
，
也
出
孤
憤
。
孔
夫
子
說
了
聲
﹁君
子
固
窮
﹂

，
於
是
，
當
茅
屋
為
秋
風
所
破
時
，
凍
餒
的
詩
人
，
面
對
紅
塵
的
喧
囂
，
只
能
在

淒
愴
的
心
境
裡
清
水
洗
塵
。
後
人
更
有
曹
雪
芹
、
吳
敬
梓
、
蒲
松
齡
等
，
他
們
大

都
一
貧
如
洗
，
甚
至
乞
討
過
活
，
仍
然
堅
持
清
貧
本
色
。
為
生
計
窮
而
彌
堅
，
終

其
一
生
，
思
想
終
被
時
光
磨
礪
地
閃
閃
發
亮
，
也
將
清
貧
讀
成
了
詩
意
，
為
後
世

留
下
了
一
個
個
﹁清
貧
﹂
的
美
名
。

能
夠
忍
受
清
貧
是
文
人
們
的
一
大
共
性
，
也
是
一
個
真
正
大

師
的
精
神
追
求
。
尼
采
說
﹁人
生
的
幸
運
，
就
是
保
持
輕
度
貧
困

。
﹂
日
本
藝
術
大
師
秋
田
雨
雀
曾
風
趣
地
說
：
﹁我
窮
得
手
裡
只

剩
下
三
粒
豆
子
，
不
知
是
煮
了
吃
還
是
炒
了
吃
﹂
。
肯
尼
迪
總
統

請
住
在
偏
僻
的
農
莊
裡
的
福
克
納
吃
飯
時
，
他
說
：
﹁就
為
吃
一

頓
飯
讓
我
跑
到
白
宮
去
啊
？
太
遠
了
，
我
走
不
動
。
﹂
更
絕
的
應

該
算
薩
特
了
，
他
以
﹁不
接
受
一
切
官
方
給
予
的
榮
譽
﹂
為
由
謝

絕
了
世
人
望
眼
欲
穿
的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眾
多
的
歷
史
組
成
一
個
極
其
奇
怪
的
現
象
：
那
就
是
偉
大
的

學
者
們
，
往
往
誕
生
在
一
方
面
精
神
上
的
極

大
富
有
，
一
方
面
物
質
上
的
極
度
貧
窮
的
環

境
中
。
生
命
的
意
義
到
底
是
什
麼
？
錢
穆
說

：
﹁心
生
命
。
﹂
基
督
回
答
：
﹁生
命
不
是

麵
包
主
宰
的
。
﹂
兩
者
異
曲
同
工
。
讓
我
在

慾
望
的
都
市
裡
堅
守
清
貧
，
在
繁
忙
的
工
作

之
餘
堅
持
寫
作
，
在
物
質
之
外
承
受
生
命
之

輕
。
清
貧
，
這
個
字
眼
看
上
去
叫
人
揪
心
，

但
又
是
文
人
不
得
不
面
對
的
一
個
話
題
。
日
本
作
家
中
野
孝
次
在

《
清
貧
思
想
》
中
說
：
﹁清
貧
不
是
一
般
的
貧
窮
，
而
是
由
自
己

思
想
與
意
志
積
極
創
出
之
簡
單
樸
實
的
生
活
形
態
。
﹂
其
意
義
如

同
中
國
的
詩
句
﹁日
暮
蒼
山
遠
，
天
寒
白
屋
貧
﹂
。
品
讀
那
些
光

耀
千
古
的
清
貧
文
字
時
，
不
斷
共
鳴
。
我
感
覺
那
些
文
字
正
是
我

想
要
說
的
話
，
心
中
悲
戚
之
感
頓
生
。

面
對
而
今
的
喧
囂
和
浮
躁
，
有
人
說
這
是
一
個
﹁只
有
感
性
的
氾
濫
，
沒
有

理
性
的
積
澱
，
全
民
浮
躁
的
社
會
。
﹂
看
着
一
個
個
從
苦
難
的
打
工
大
潮
中
走
出

來
的
清
貧
文
人
，
我
發
現
其
文
字
後
頭
都
有
一
個
淡
泊
的
精
神
世
界
，
或
堅
貞
自

守
，
或
安
貧
樂
道
，
或
充
實
自
信
，
或
知
足
不
爭
。
歐
陽
修
在
《
梅
聖
俞
詩
集
序

》
說
：
﹁予
聞
世
謂
詩
人
少
達
而
多
窮
，
殆
窮
者
而
後
工
也
。
﹂
看
來
文
字
千
載

而
下
，
竟
也
息
息
相
通
。

喧
囂
的
世
界
依
舊
，
所
幸
，
還
有
清
貧
的
文
字
做
伴
。
在
文
人
宿
命
裡
，
注

定
了
它
要
給
我
及
時
掃
去
心
靈
的
塵
埃
，
寒
冬
裡
供
我
療
傷
，
取
暖
。

在第六十七屆威尼斯電影節
上，評委會將 「金獅獎」頒給了
女導演索菲亞．科波拉。

得知獲獎的那一刻，索菲亞
的眼中淚光閃閃。

索菲亞是名門之後，父親是
執導《教父》三部曲的大導演弗朗西斯。弗朗西斯
一直有一個夢想，想把自己的女兒打造成為荷里活
大明星。在拍攝《教父》時，索菲亞剛剛出生，弗
朗西斯就為女兒安排了一個角色─電影結尾時的
那個接受洗禮的嬰兒。

索菲亞雖然生長在電影之家，她經常跟隨父親
到世界各地拍片，但耳濡目染之下並沒有給她帶來
好演技。索菲亞十八歲那年，父親給她在《教父3》
中安排了一個角色，結果這個角色被她演得一團糟
。如果不是當導演的父親，沒有人相信這樣的演技
可以出現在這樣的大片中。影片播出後，遭來鋪天
蓋地的抨擊，認為這是這部電影的恥辱。當她扮演
的角色死亡時，觀眾們紛紛站立起來，為這個演技
太差的角色死去鼓掌。

索菲亞的演員夢就這樣終結了，上帝非常絕情
地關上了一扇窗，但另一扇窗在哪裡？索菲亞並不
知道。

在長長的時間裡，索菲亞開始了人生的流浪。
她應聘到法國香奈兒公司，成為一名普通的接線員
。這份接線員的活幹了一段時間，前景黯淡。母親
又讓她去學繪畫，希望能成為一位畫家，但是索菲
亞根本不是繪畫的料，中途輟學了；後來她開始學
攝影，希望這門手藝可以讓她立足社會，但她只能
為一些雜誌社拍攝照片，離 「攝影大家」的距離還

非常遙遠。索菲亞也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憂鬱、痛苦、掙扎……但
一本小說卻改變了索菲亞的命運，這本小說是美國作家杰弗里的《折
翼天使》，索菲亞被小說裡的情節迷住了，試着改寫為電影劇本。父
親知道女兒在改寫小說，向她發出了警告：這本小說的改編權已經出
售，她無權對小說進行任何改編。但索菲亞冒着侵權的風險，找到了
擁有小說改編權的一位製片人。當製片人看了索菲亞的改編劇本之後
，大吃一驚，她的改編非常到位，完全可以照此拍出電影。製片人放
棄原先改編的劇本，改用索菲亞的作品，而且讓索菲亞擔任導演。這
本名叫《折翼天使》的電影上映後，好評如潮，索菲亞成為最年輕的
導演。

這個當不好演員的索菲亞，竟然奇迹般地成為一個優秀的導演。
這讓他的父親也不可思議。弗朗西斯總是認為，一個人如果演不好一
個簡單的角色，那就不可能成為導演。但索菲亞卻完全打破了父親慣
常的思維。她那演技一般的女兒，不僅成了導演，而且成了獲得 「金
獅獎」的大導演。記者問弗朗西斯，作為資深的導演，以前有沒有發
現索菲亞具有導演的潛能？弗朗西斯的表情很困惑，他想了半天，說
：索菲亞三歲的時候，他和妻子在車子裡吵架，突然後座上傳來一個
聲音：停。弗朗西斯說： 「你瞧，索菲亞這麼小就知道用這個詞了。
」記者聽後，大笑。

很多成功無法預期，也無法設計。但成功有時候總是在你的不經
意處，你走着走着，走過了岔路口，走過了荊棘地，成功就在前面等
着你了。

索菲亞說： 「爛演員是我的一個噩夢，我曾經以為自己一輩子也
走不過這道檻了，但幸運的是，上帝似乎給我開啟了另一扇窗，我走
過了那爛演員的泥淖。」

鄭和研究二○一○年第三期為洪保墓發掘專
輯。關於洪保生平及其墓壽藏銘多有啟發，尤其
壽藏銘七百四十一字內容，更引人注目。茲就已
發布之該文，略抒淺見。

洪保墓壽藏銘云： 「航海七度西洋，由占城
至爪哇，過滿剌加，蘇門答臘，錫蘭山及柯枝，
古里，直抵西域之忽魯謨斯，阿丹等國。及聞海

外有國曰天方，在數萬餘里。中國之人古未嘗到。公返旆中途，乃遣
軍校喻之。至則遠人駭其猝至，以親屬隨公奉××效貢。」 文中所載
，最遠及阿丹，並未提到東非各國。最近非洲考古已證實鄭和曾至東
非，故文中未提，絕不可作否定之據。

洪保壽藏銘之天方在 「海外數萬餘里，中國之人古未嘗到。……
至則遠人駭其猝至」。明史中有天方，一指阿拉伯麥加回教聖地。坤
輿萬國全圖之天方則置與陰山之南，未明所以，另有麥加於阿拉伯半
島。唐代中國已通商中亞，元代民間已通歐洲、非洲，與回教有密切
關係。若壽藏銘之天方即麥加，鄭和與洪保均為穆斯林，當早有所聞
，麥加之人亦不致對中國陌生，與 「駭其猝至」不合。文中既有阿丹
（今也門阿丹港），比鄰麥加，何以要強調天方為數萬餘里？天方當
另有所指，為極遠之處，不但與美洲無衝突，反而暗合。今年七月，
我在馬六甲第一屆國際鄭和會議上提出，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中美洲
的中文地名，半數沒有相應歐文地名，而地圖成於利瑪竇之前一百五
十年，即鄭和時代，其地理卻比利氏一百年後的歐繪世界地圖更準確
。利氏地圖於獲准入宮一年後完成，應是利氏得自大內檔案之作，是
明代華人航行測繪美洲鐵證，故坤輿萬國全圖實應為中學西漸。

鄭和《天妃之神靈應記》碑云 「涉滄溟十萬餘里」解釋有二：一
為七次航程總和，一為最遠距離。中國南京至非洲東岸直線約一萬公
里，即二萬華里（按一公里約二華里），以曲線航程計算，七次下西
洋總和應遠不止十萬餘里。此處應指最遠所達距離。地球赤道圓周為
四萬零七十五點一六公里，約八萬華里。若以最遠距離算，十萬餘里
足可環球。

二○一○年八月九日，我在大公報訪問中說：暫無文獻，或記載
脫漏不詳，不能作否定證據。結論應從既有證據中探索。由於洪保非
親至天方，軍校記錄未詳，實難強求。研究中外交通史，中國文獻僅
可窺豹數斑。必須對照外國文獻及實物實證，追本溯源，並慎重考慮
翻譯之謬。外國文獻真偽正誤亦參差不齊，不能盡信，否則人不訛己
而己先自訛。今人治史，科學工具較前更多，務宜充分利用文獻以外
證據，以正史之誤，補史之缺。以上對洪保壽藏銘的淺析，僅為玉
引。

唐
文
標
酷
愛
張
愛
玲
的
創
作
，
整
個
一
九
七
○
年
代
都
在

呼
籲
朋
友
們
從
世
界
各
地
的
圖
書
館
，
盡
力
搜
尋
一
切
與
她
有

關
的
資
料
，
並
編
寫
過
《
張
愛
玲
雜
碎
》
（
台
北
聯
經
，
一
九

七
六
）
、
《
張
愛
玲
卷
》
（
台
北
遠
景
，
一
九
八
二
）
和
《
張

愛
玲
研
究
》
（
台
北
聯
經
，
一
九
八
三
）
。
其
實
，
最
能
表
現

唐
文
標
對
張
愛
玲
之
狂
熱
的
，
當
推
如
今
大
家
見
到
的
這
本

《
張
愛
玲
資
料
大
全
集
》
（
台
北
時
報
出
版
公
司
，
一
九
八
四

）
。
《
張
愛
玲
資
料
大
全
集
》
是
十
六
開
本
，
三
八
三
頁
，
由
唐
文
標
主
編
，
並

由
他
的
好
友
關
博
文
和
孫
萬
國
全
力
協
助
，
書
分
五
輯
：
第
一
部
分
是
照
片
和
圖

片
，
包
括
了
她
的
插
圖
、
漫
畫
、
書
籍
封
面
…
…
極
具
文
獻
價
值
；
第
二
部
分
是

佚
文
和
殘
稿
；
第
三
部
分
是
和
張
愛
玲
有
關
的
訪
問
和
座
談
；
第
四
部
分
是
評
介

張
愛
玲
的
文
章
；
最
後
是
張
愛
玲
雜
碎
，
包
括
了
一
些
她
中
學
時
期
刊
在
校
刊
上

的
少
作
。
全
書
均
為
原
版
影
印
本
，
與
修
改
後
再
出
的
單
行
本
頗
有
不
同
，
對
研

究
者
甚
有
幫
助
。

《
張
愛
玲
資
料
大
全
集
》
出
版
後
，
﹁不
知
何
故
﹂
突
然
要
回
收
，
流
出
市

面
的
不
多
。
當
年
我
還
在
開
書
店
，
只
賣
出
過
三
冊
即
斷
市
，
二
十
六
年
來
未
曾

再
見
，
近
日
在
某
拍
賣
網
站
上
首
次
出
現
，
拍
價
以
千
作
單
位
，
張
迷
們
定
必
發

狂
矣
！
順
帶
一
提
：
遠
景
版
的
《
張
愛
玲
卷
》
，
初
版
四
千
冊
後
，
亦
因
某
些
難

以
解
決
的
問
題
而
不
再
版
，
如
有
發
現
，
幸
勿
失
之
交
臂
！

不久前與一位分別了五
十六年的中學學長在上海重
聚，喜悅之情充溢心頭。

五十六年前，我們都是
上海縣中學（現閔行中學）
寄宿生，我初一，他高三。
我家在上海縣顓橋鎮，他家

在上海市區，都由滬閔路把我們和學校連在一起。
周末回家的學生應於周日晚上之前返校，可我有時
會戀家，有一次不願準時回去，母親便讓我在家賴
了一夜，乘星期一早班車回校。一上這輛公共汽車
，就見一個年紀比我大、個子高、戴眼鏡的年輕人
親切地招呼我，讓我坐在他身旁。我們就此相識，
並從此成了校園裡一對引人注目的大哥哥和小弟
弟。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那是一個和諧、溫馨
的年代。在學校裡，老師愛護學生，學生尊敬老師
，大同學保護小同學，小同學敬重大同學。連課後
大喇叭播送的上海人民廣播電台的中外音樂、廣播
劇和教歌節目也都洋溢着溫暖怡人的氣氛。而呂善
慶，這個與我在車上邂逅的大同學，在後來的日子
裡呵護我這個小同學，情同手足，令我銘記在心。

閔行中學的前身有一個漂亮的校園。高聳的青
松翠柏，盛開的美人蕉，在春風中颯颯發響的白楊
，草坪四周由冬青修剪成的樹籬，把學校裝點成一
個美麗的花園。課餘，呂大哥常常拉着我的手，和
我一起在這個幽雅環境裡散步。在他畢業離校後，
有一次語文老師姚曼青還問我： 「那個拉着你手蹓
躂的叫什麼善慶的同學到哪兒去了？」可見，我們
這對大哥小弟在校園裡牽手徐步的情景是有目共睹
的。由於有呂大哥以及另一些大同學的關愛，我這
個十一歲小男孩就不再因為思家、想母親而偷偷哭
鼻子了。

學校圖書館是一所木板平房，今天想來，那是
很簡陋的，可呂大哥常帶我去，在逼仄的閱覽室裡
一塊兒讀書閱報。有一次，我看伏尼契的小說《牛
虻》，書中描寫蒙太尼裡神甫蓄意隱瞞亞瑟是他的
「私生子」這一事實，我不知 「私生子」是什麼意

思，便問呂大哥，他答道： 「私生子是沒有結婚生
下的孩子。」這一回答，我一直清晰地記至今日。

呂大哥高中畢業後考入了上海第一醫學院，曾
給我來過一封信，稱我為 「怎能叫我忘記的陳安小
弟弟」。上海第一醫學院所在的 「楓林橋」也就成
了我心目中一個十分親切的名字。

不過，當年我們都還處於求學時期，各自年復
一年地忙於學業。我後來也讀完上海縣中，考進大
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工作。在我們人生各個階
段，都插有政治運動和生產勞動，最後發展到十年
浩劫，時代變得不再像五十年代初期那樣和諧、溫
馨，人們的友誼和親情也都給蒙上了灰塵。我和呂
大哥自一九五四年分別後沒再見過面。八十年代初
，我隨生於美國的妻子移居紐約，與故國一別就是
三十個春秋，在空間和時間上都遠離了故友舊雨。

然而，過去的歲月總是難忘的，似水年華總值
得我們追憶，尤其是進入老年後，腦子裡的念舊色
彩就格外鮮明。當年呂善慶大哥的形象就時常浮現
在我腦海中。我想，他現在當然是個醫生，可在哪
裡行醫呢？在上海？在別的城市？怎能找到他？

有幸的是，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網絡時代，各
種搜索引擎正等着我們尋求我們想尋求的知識，尋
找我們想尋找的人。我給 「搜狗」打上關鍵詞 「呂
善慶」，哈哈，真有此人，而且有文字說明他是上
海第六人民醫院的神經內科大夫，是該院神經科及
腦電功能室的創建者，曾獲上海重大科技成果獎，
曾任該院副院長。這些信息後面附有上海第六人民
醫院的電話總機號碼。

世界上同姓重名者不計其數，但我確信，這個
「呂善慶」就是我與之失散了五十六年的校友、學

長、大哥。從紐約一回到北京，我就撥響了上海第
六人民醫院的電話，總機轉撥院長辦公室，院長辦
公室叫我撥 「退管會」，退休人員管理委員會告訴
我一個號碼，我立刻就撥了起來。我們終於久別重
「聞」了，我聽見了他原來就略微沙啞的嗓音，他

聽見了我的早已變聲的陌生聲音。最能形容我們此
刻心情的應是英文詞 「surprise」─驚喜！他尤其
感到驚訝，因為他不上網，不知道網上有介紹他的
文字，更不知道我會通過互聯網找到他。他欣喜地
說，他在上海 「迎候」我。

我們終於在上海蓮花路蓮花公寓他的家闊別重
逢。真是思友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我們都不再是
當年的年輕學生，今天假如走在街頭，數十載春風
秋雨留在我們臉部和頭髮上的痕跡已使我們 「縱使
相逢應不識」。還有我素未謀面、一見如故的大嫂
曹琬如醫生，也已經一頭銀髮，只有從他們四十七
年前的結婚照上還可以看到他們當年的青春容貌。
由於他們倆都是民族資本家家庭出身，因而在 「文
革」中飽受驚嚇，家裡許多物品銷毀殆盡，這張由
大嫂偷偷保留下來的珍貴婚照似乎彌補了我當年未
能出席其婚禮的缺陷。他們有一兒一女，目前都旅
居海外。半個多世紀的空缺，彼此該有多少問題要
問，該有多少話要說。我們談到當年的校長、教導
主任、俄語老師、校醫，談到我還記得的他們班裡
的同學，談到我們都唱過的蘇聯歌曲《紅莓花開》
，也談到蒙太尼的私生子。他們家一個好鄰居也參
與了我們的談話。他說，呂大哥是個好醫生，當年
為了接待更多病人（請注意，那是只領薪水、不收
紅包的年代），養成了上班時間不喝水、不飲茶、
不上廁所的習慣，儘管他知道，這種習慣並不有益
於自己的健康。

從我小時候對呂大哥的了解，我絕對相信他是
個好大夫。他的性格善良、淳樸、熱情、富於同情
心，這就決定了他是一個全心全意救死扶傷的好醫
生。他醫術高明，有發明創造，擅長醫治腦血管病
、震顫麻痹、癲癇、疑難病症，常應邀到其他區縣
醫院出診，還曾帶領中國援外醫療隊，先後前往非
洲摩洛哥和南太平洋島國瓦努阿圖，在那些地方辛
苦工作多年，取得了重大成績，瓦努阿圖總統曾親
自給他頒發總統勳章。

蓮花公寓的所在地原是上海縣梅隴鎮，這些年
來上海市區的迅速擴展已把莘莊、梅隴等縣鎮都攬
入了 「閔行區」。這個公寓是個普通小區，不是如
今有些醫生用大量紅包換取的豪華住宅區。呂大哥
夫婦心懷恬淡，在這裡安靜地頤養天年。對我這個
早期小友、遠方來客，他們熱情款待，邀我和他們
在梅園村酒家閔行店一起用午餐。

我們在和諧、溫馨的年代分別於閔行中學，今
天，我們在社會重趨和諧、溫馨的時刻重聚在閔行
區，歡宴在閔行店。這是我們與上海的緣分，與閔
行的緣分，更是我們老同學老校友、老大哥老小弟
的緣分。向善慶兄嫂告別時，我的眼睛不禁濕潤了
，他們也依依不捨地向我揮手。我既感到久別重逢
的喜悅，更有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和 「歡
笑情如舊，蕭疏鬢已斑」的感慨。明日又將隔山隔
水，世事兩茫茫，但願我們都平安健康，早日再相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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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菜蔬中，怕只有雪
裡紅的名字最為響亮了。想想
看，在皚皚白雪裡，有菜一束
束，而且還是紅色的，該是多
麼搶眼。其實，雪裡紅不是紅
色的，是綠色的。它準確的名

字應該叫雪裡蕻。在所有菜蔬中，怕只有雪裡紅吃
得最為長遠了。因為它的葉和莖都是粗纖維，只能
醃着吃。如果保管得當，整個冬天不壞。

雪裡紅還有另外幾個名稱：雪菜、春不老、霜
不老。雪裡紅另外的幾個名字，都好聽，都好記。

雪裡紅是家常菜、是大眾菜，我是吃着雪裡紅
長大的，我對雪裡紅有着極深的感情。昔日過冬的
蔬菜極少，雪裡紅、蘿蔔和大白菜是作為當家菜撐

起百姓們整個冬季的。記得小時候剛踢到冬的門坎
，母親就買來了一捆捆雪菜，一棵棵洗淨了，掛在
晾衣服的鐵絲上。晾乾了，像揉麵一樣把一棵棵雪
裡紅揉軟，然後再把每一棵雪裡紅的根用刀劈開，
說這樣才能進鹽。在我的記憶裡揉雪裡紅實在累人
，母親常常累得滿頭大汗。好在汗也是鹹的，吃着
母親乳汁長大的我們，因為雪裡紅裡有母親的汗水
，菜味更加香甜。清炒雪裡紅，這是雪裡紅最通常
的吃法。雪裡紅裡含有豐富的食物纖維，具有通腸
開胃之功效，適宜於消化不良。我把雪裡紅當家菜
吃的年月，肚裡十分缺少油水，消化不良病沒有，
有的只是用雪裡紅豐富的食物纖維填充肚皮。

雪裡紅炒肉絲，雪裡紅和肉絲都上了一個檔次
。此菜口味鮮美，具有明目除煩，解毒清熱之功效

，適應於眼睛紅腫熱痛者服食，習慣性便秘、食慾
不佳、心情煩躁者尤宜食。雪裡紅炒百合，此菜具
有解毒消腫，清熱除煩的功效。適用於感染性患者
使用大量抗生素後致胃納呆滯，口味不佳者食用。
常人亦可食之。中醫講究藥食同源。你看，說着說
着，我就把雪裡紅菜跟食療扯到了一起。這不是我
的本意。我對雪裡紅之所以有感情，絕不是它的食
療功能，而是它就是一種菜，一種每天離不開的家
常菜，填飽過童年少年的肚子的家常菜。

如今，雪裡紅我還吃，不過已是偶爾食之。由
當家菜到偶爾食之是時代的進步。雪裡紅讓我時常
想起當年的窘迫。不忘窘迫也是一種自勵。從這個
角度說，雪裡紅也是藥，有精神食療之功效，讓我
時刻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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